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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卡直播间总会摆上“未成年人禁止下
单”的牌子。牌子摆了，未成年人对小卡的
消费热情却难以阻挡。

刘子溪曾加入小卡相关的社群，在交流
中，她发现社群成员大部分为未成年人。“估
算大概有70%到80%都是未成年”。在假
期里，刘子溪去逛了小卡的线下交易市场，
发现市场里基本都是18岁以下的中学生甚
至小学生。

家长陈诗妍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自己13
岁未成年的孩子在假期玩自己的手机，在拆
卡直播间花费了2000元。她发现后立刻申
请退款，但商家表示其已经在直播间内同意
代拆，一经拆卡无法二次销售，随后陈诗妍
申请平台介入，但需要其自行举证，上网搜
索后她发现许多家长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
花费几千，有的甚至上万。申请退款并不容
易，陈诗妍目前仍在持续申诉。

“未成年人小额的买卡行为是可以被允
许的，正常情况下，未成年人也不会有大额
消费的能力。但是，个别未成年人手机钱包
中有大额存款，可能会受到不法分子引诱在
直播间里大量购卡、开卡。”浙江省律协刑委
会副主任胡瑞江说，“禁止未成年人参与赌
博活动是法律规定的经营者的义务，这个义
务不会因为有了相关提示条款就能免除”。

在直播间拆卡热潮中，不少未成年人甚
至做起了拆卡主播，搜索某短视频平台，某
未成年博主拥有近60万粉丝，视频累计获
赞788万，而类似主播并不在少数。张雯静
表示她在刷短视频平台时发现了不少小学
生拆卡博主，“直播间一般不太允许未成年
出镜，所以未成年拆卡博主在直播时一般不
会露脸，只拍摄拆卡动作”。

胡瑞江认为，现在对于小卡市场的监管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拆卡产业的资金
量相对较小，受到的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
从未雨绸缪的角度看，平台应当继续编制明
确、具体、可操作的直播规范，要求主播遵
守；主播也应当加强自律，自觉维护健康网
络环境；网络监管部门应当对明显带有赌博
性质的直播互动进行严厉打击，贯彻‘打早
打小’的原则，避免造成重大社会危害”。

（应受访者要求，郁弥、张雯静、李明亮、
陈诗妍为化名） （中青报）

“叮叮叮”，主播一边敲响铃铛，一边大喊，“恭喜老板开到了稀有卡！手气太棒啦！”

拆卡直播间里，一个亚克力架子，摆在其上的多张卡片以及一堆尚未拆封的卡包便是全

部背景。拆卡主播熟练地用剪刀拆开包装，查看卡面，按照稀有等级将卡片码放在置物

架上，展示完毕后迅速打包整齐，同时不忘与粉丝热情互动。“老板们，看别人玩刺激，自

己玩更刺激！”忙乱之中，主播不忘催促直播间粉丝下单。

继盲盒、刮刮乐之后，被称为“抽抽乐”的拆卡直播间成为直播界新宠。小小一张三

寸卡片，为何如此受人追捧？“一看就上瘾，戒都戒不掉”的拆卡直播间暗藏什么玄机？

三寸小卡让青少年“上头””
拆卡直播间暗藏隐患

深夜，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的大
二学生郁弥无意中刷到了一个人
数上万的拆卡直播间。漂亮的女
主播声音甜美，麻利地抽卡、拆
卡。直播间里的小卡五颜六色，各
种IP卡牌应有尽有，有经典的动
漫或者电影IP，比如《名侦探柯南》
《灌篮高手》《海贼王》《哈利·波特》
等；还有近些年兴起的国漫IP，像
是《小马宝莉》《狐妖小红娘》《斗罗
大陆》《异人之下》等；当然，也有常
见的球星卡、明星小卡……

“通常1盒有10包，1包五六
张小卡。”郁弥告诉记者，“晚上睡
不着我就会打开手机看拆卡直播，
看别人能拆出什么卡，感觉就像看
洗地毯、修马蹄一样，十分解压。”
看多了网友在直播间用很少的钱
拆出价值很高的稀有卡，郁弥渐渐

“上头”，也想自己试试，便开始在
直播间下单。“就是享受拆卡那一
瞬间的刺激。”渐渐地，郁弥手头积
攒了50多包拆过的小卡。

不同于郁弥喜欢的动漫IP拆
卡，北京某高校工业设计专业的学
生刘子溪更喜欢收集明星小卡。
通常一张全新未拆的专辑售价几
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包含CD、写真
和1-5张小卡，附赠的小卡数量越
少，小卡均价就越高。高中期间，刘
子溪通过购买专辑或是二手平台
交易，陆续购买了60张小卡。“买一
次就会有收集癖，有点上瘾。”

上大学后，刘子溪刷到了拆卡
直播，不同于动漫IP已包装好的
卡包，主播把明星专辑中的小卡单

独整理出来做成卡池，再现场抽
卡，抽一张几十元。“小卡有贵卡、
普卡之分，抽一次卡会取中间的价
格，比直接去买贵卡的价格便宜许
多。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万一用
比较低的价格抽到了贵卡呢，其实
就是一种赌博心理。”刘子溪说。

既然小卡只是一张三寸卡片，
为什么不选择自己打印呢？郁弥
解释，“正版小卡有很多细节，自印
很难达到正版效果。”北京某高校
大三学生张雯静告诉记者：“真正
玩小卡的粉丝都会很看重正版，重
视正版授权。”

通常来说，一包动漫 IP小卡
的销售价格多为十几元或几十元
不等，其中包括普卡以及不同等级
的高位卡（中级卡、高级卡、稀有
卡、隐藏卡，等级越高抽中的概率

就越小——记者注），一些稀有的
高位卡可以在二次交易中升值，有
些高位卡一张就能卖到上百元。
郁弥介绍：“‘小马宝莉’的小卡一
包十几块。但它的成本价可能连
1块钱都不到，之所以能卖到这么
贵就是基于一个共识机制——为
自己的爱好消费。”

相比而言，明星小卡的价格上
限高得多。“最直接的衡量方式是小
卡好看不好看，还有稀有程度和原
始的获取成本。”刘子溪说，“比如一
些娱乐公司推出的活动限时限量，
不管小卡本身好看与否均价都会
贵。”刘子溪见到过最贵的一张小卡
售价被抬到5.3万元。“能卖到这个
价位是基于粉丝对偶像的特殊情
感，在衡量有关自己偶像的周边物
品客观价值时就会变得比较盲目。”

郁弥在直播间的拆卡经历并
不愉快。“我没有拆到一张好卡，甚
至连前三的卡位都没有拆到。”不
甘心的郁弥只能抱着“赌博”“侥
幸”的心态买了一盒又一盒，结果
还是没有拆到想要的卡。“在看直
播的时候，有很多人特别‘欧’（幸
运），结果买了以后，‘欧’都是别人
的，‘非’（倒霉）是我的。”

刘子溪告诉记者，她曾在直播
间看到“瘾”很大的粉丝为了得到
一张小卡多次下单。“我看了半个
小时，他抽了半个小时，一次几
十。”刘子溪感慨，“很夸张，抽小卡
很容易上瘾，变得很疯狂。”

在直播间热火朝天拆包抽卡
的背后，许多人有疑问，此类直播
间是否暗含赌博风险？

江苏省苏州市律师协会互联
网与数字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长期

从事互联网领域法律服务的律师
朱骏超告诉记者，随机玩法若同时
具备“付费投入——玩法具有以小
博大的不确定性——产出可变现”
的闭环，便会存在涉赌风险。如果
用户通过购买平台的卡包进行以
小博大式的抽奖，基本都会满足前
两个条件，因此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是第三个闭环的打通与否，即平台
是否提供反向兑换的途径，平台是
否为用户提供抽奖礼物兑换为法
定货币、服务、渠道或兑换其他财
物的渠道。

拆卡直播间为何如此让人上
瘾？曾痴迷拆卡直播的李明亮认
为，一是与抽卡的不确定性、以小
博大的可能性有关，有时连续抽数
张都抽不到稀有卡，但有时则会连
续抽出数张稀有卡。二是与玩法
有关，叠叠、刺刺、抬盒（叠叠玩法

是下单数包后，若拆卡抽出指定
卡，则可再多抽指定卡的对应包
数，直至抽出卡片全为普通卡为
止；刺刺玩法指刺中高卡位加一整
盒；抬盒/抬箱玩法指一口气购买
整盒或整箱卡包），以及如果指定
角色不出现就一直拆的“捉迷藏”
等等。

及时收手后，李明亮在某视
频平台发布视频解密拆卡直播间
的套路：一些不正规的、未获得正
版授权的拆卡直播间会有各种办
法，比如在镜头外搞小动作或是
提前抽取卡包中小卡控制抽中卡
的等级，操控下单人的心理，一般
是先给个小甜头再继续诱导下
单，如此循环。此时巨大的沉没
成本会让下单用户逐渐上头并且
成瘾，成年人都很难控制，更别提
未成年人了。

拆卡直播间玩法易成瘾，暗藏大隐患

挡不住的未成年人参与
如何有效监管？

不同类型的小卡，总会有不同人买单


